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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读·观察

或许当下的中国居民不会立
刻觉察到，2011年关于社会管理
创新的探索正在中国大大小小的
社区之间进行，而那些家长里短
上的变化将会深刻影响基层政府
的职能和定位，进而影响每一个
中国家庭的生活。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只有政

府，没有市场和社会；经过三十年
的改革开放，我们有了市场，但是
还没有社会。现在构建社会，我们
从基层政府开始做起。”一位青岛
市南区政府官员表示，在如何构
建现代社会的问题上，基层政府
的改革不仅在于干脆，更在于清
晰和彻底。

社区来了“副处级”站长

最近一年，曾在青岛市市南
区一街道办工作了十多年的薛洪
德发现：走在社区内，会不时遇到
与他打招呼的居民，甚至被一把
拽住，带去某个“问题”的现场。而
之前在街道办工作时，一天看不
到一个居民来访，经过辖区时也
无人认识他。

薛洪德笑着说，现在即使每
天早晨提前半个小时到
岗，也会有居民在办公
室等他，这种日子很充
实。甚至，他喜欢别人称
他薛站长，而不是街道
办的薛主任。

2010年，在市南区
政府“中心下移，固本强
基”的理念下，薛洪德以
新任湛山街道办副主任的身份被
派到辖区仰口路社区办公，成为
仰口路社区政府工作站站长。像
薛洪德这样的“副处级”站长一共
有 132 名。与他们一同“下放”的
还有街道办这一层级中 80 多项
行政服务项目的审批和办理。
“社区工作站是街道办派到

每个社区的政府派出机构，每天
负责受理社区居民六大类、80多
项行政服务需求，什么城管、绿
化、环卫、社区环境、外墙、排水管
道、综合治理、安全生产、消防、居
民调解、计划生育、失业救助、残
疾人帮扶、孤寡老人、办老年证等
等。以前都是居委会办，现在都是
我们办。”薛洪德说。

工作站这一派出机构的出
现，不但让居委会重新回归为一
个居民自治组织，同时增进了行
政服务效率。薛洪德说，到工作站
办事的社区居民，就像到街道办
一样，比如关于低保、失业救助条
件的审核，以前需要通过居委会
逐级上报，现在直接面对面就可
以解决了，省下的时间不止一两
天。
自从没有了居委会这个曾经

从事行政工作的“二传手”，市南
区平均每个社区月办结各类行政
性事务 330余件，是改革前的 1.8
倍。
“以前我们遇到什么问题定

不下来，需要到街道办请示。现在
居民有事，薛站长是街道办副主
任，第一时间就能解决。”仰口路
社区居委会主任王淑伟说。
“很多工作推进得非常快，有

一个副处级在那里，有些事情可
以当场拍板，有些工作可以更加
专业一些，而不是随便应付。”湛
山街道办副主任周倜也觉得“副
处级”下沉到基层确实让整个工
作“厚实”了很多。
仰口路居委会的王主任笑着

说，自从有了“薛站长”们，现在居
委会有时间下去服务了，现在仅
社区的文化队伍就有 21支。而同
样得到解放的还有湛山街道办。
最近，湛山街道办举行了帮助小
微企业的金企对接会，请青岛银
行、浦发银行、河北银行等金融机
构和小微企业对接，现场就联姻
了“两对儿”。

而与“软件”一同变化的，还
有整个社区中每隔几百米就能看
到的各类社区服务设施。薛站长
说，与他一同“上岗”一年多的还
有社区管理、医疗、文化三个 1000
平米的社区服务中心。
薛站长带着记者走进“他的”

服务站——— 仰口路社区服务中
心，劳保、综治、计生等六个窗口
后分别是正在办事的工作人员，

像个小“超市”。如今，市南区像这
样的行政服务“超市”就有 48个。

“没想到，全部业主

都出来投票了”

“咱们自己的事，咱们自己
做，咱们是自己管理自己。”
每当仰口路社区居民遇到一

些烦心事，又无法求助政府时，居
委会主任王淑伟总会这样“理直
气壮”地安慰居民。虽然十三年间
她大多数时候在从事与社区自治
不搭边的行政工作，但她没忘记
居委会说到底还是个自治组织。

在整个湛山街道，从居民代
表大会、片区居民议事会、封闭小
区业委会，到楼院和谐促进会，几
乎每个社区都能
找到居民讨论问
题、解决问题的
自治组织。

在仰口路社
区服务中心二楼
有一间居民议事
厅。“每年有很多
居民纠纷、社区
重大事项在这里

解决，这个议事
厅就是一个见
证。”王淑伟说。

而在整个湛
山社区，除了居
民自治组织，还
有楼宇物业联
盟、爱心互助会、
律师服务协会等
行业性社会组织
20余个。王主任
说，这些协会不
是摆摆样子的，
前几天一个居民家里闹房屋纠
纷，希望通过居委会寻求法律援
助，我们就帮她联系了律师协会。
街道办的社区工作站成立以

后，王淑伟感觉到，自己的身份正
在悄然发生变化。
“工作站有了财权，我们是要

履行监督权力的。”王淑伟觉得，
“小巷总理”这个头衔现在理应让
给薛站长了，而居委会的职能已
经悄然发生变化了。在今年 7 月
国家出台的《关于加强社会创新
管理的意见》中，王淑伟通过报纸
看到一个词——— 公众参与。

在取消街道办的铜陵市，公
众参与意味着居民开听证会，对
社区内开办选矿厂一事可以投反
对票否决。“我们没有听证会，但
社区确实有这样的例子。”周倜
说，街道办前面的一块空地原本
要建设一个 4 层的老年公寓，当
初设计了四五层，“但现在呢，地
皮值钱了嘛，寸土寸金，开发商想
盖二十四五层，老百姓知道这个
事情了，坚决不同意。”
“当时开发商本打算求助街

道办，帮助协调居民的意见，但居
民还是不同意。”薛站长说，后来，
这个事情上报给区里，区长说，
“当地老百姓不同意，那就算了。”

但是这种通过居民反对就可
以推翻一个项目的例子现在仍然
稀少。“青岛市在哪块盖房子，青
岛市建委就拍板了，跟街道办，甚
至跟区政府都没关系，更不会跟
社区居民相关了。”薛站长无奈地
说，现在市南区还达不到这个程
度。
在珠海路街道海口路社区，身

兼居委会主任，同时也是小区业委
会主任的任清云说，他们在小范围
内尝试过听证，甚至“公投”。
与湛山街道开放式的老楼院

不同，海口路社区大都是高档封闭
式小区，这里不但住着社会各界精
英，还有几百名外国居民。与每天
“焦头烂额”的王淑伟不同，任清云
说，这里的居民遇到问题大都寻求
社会服务机构解决，日常的问题主
要发生在业主与物业之间。
任清云说，前一阵子，因为物

业费问题，海逸名都 488 户居民
全部出来“公投”了。
“起因是小区的物业费加电

梯费是 2 .2元/平方米，有几个业
主觉得太贵就不交物业费了，每
人拖欠了两三万块钱。而业主呼
声最高的是要求改选业主委员
会。”任清云说，“公投”以前，我们
居委会利用周末和晚上时间给每
家发选票，我们还弄了一个投票
箱，由物业、业主同时守着投票
箱，准备“公投”。“没想到，全部业
主都出来投票了。”

街道办撤是不撤？

就在安徽铜陵裁撤街道办的
改革如火如荼之时，关于是否裁
撤街道办，以及撤销街道办后大
社区如何构建的问题引发了不少
思考和争议。有文章认为，一把手
统统是公务员，社区负责人同时
担任居委会主任，居民自治的空
间又有多少？甚至一些学者认为，
新成立的社区不能等同于一个小
街道办。“这是换汤不换药。”北京
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夏学銮在媒体
采访时表示。

北京石景山区的鲁谷社区，
江苏南京的淮海路社区纷纷在街
道办裁撤的探索中遇到了瓶颈。
另一方面，在杭州市郊余杭区良
渚文化村中，没有居委会、业委会
的居民依靠 26条自行制定的《村
民公约》，对小区进行自治管理。

此间，悄然探索 3 年之久的

青岛“市南模式”能否让社会基层
改革别开生面？

在社区里面，政府工作站和
居委会是什么关系？王淑伟说：
“我们是居民自治组织，他们是政
府派出机构，我们是合署分工，各
有各的工作，我们既不是上下级，
也不是平级，我觉得应该是多理
解、多沟通、多尊重吧。”

王淑伟说，工作划分上我们
是各干各的，这个有分工。但是实
际工作中，我们居委会也有求助
工作站帮忙的地方，工作站也有
希望我们配合工作、做协调的时
候，这分不了很细。“但是公权力
一定要在法律的范围内实行，不
能越权。”

薛洪德对铜陵社区负责人
兼任居委会主任的做法很不认
同。
“起初我们也想过，让副站

长兼任居委会副主任，但是我们
发现这在法理上理不顺。成立工
作站，就是要把行政与居民自治
分开，如果一个公务员又是政府
负责人又是居民自治代表，那就
等于没分开。”
薛洪德说，有一种说法认为，

政府管理的事情越多，给予居民自
治的空间就越小。但在市南区，行
政权力在基层完全限定在了80项
行政服务项目当中。“法律赋予你
的权责要做，没有赋予的就不能侵
犯居民的自治领域。”
“我们在改革开放以前只有

政府，没有市场和社会。经过三

十年的改革开放，我们有政府
了，有市场了，但是还没有社会。
我们现在从社会基层组织开始
做起。”市南区政府一位官员告
诉记者，有提供公共服务的基层
政府，有提供市场服务的企业组
织，还有自我服务和管理的居委
会，行业协会等等，这就是未来
中国社区的大致模样。而政府现
在能做的，便是将行政权力沉到
基层，回归社会，在法律框架内
为居民服务，以此再引导居民自
治，完善社会化服务。
“在社区当中，公权力和民

众自治的力量有时是此消彼长，
但也要根据实际情况判断它的
好坏。”青岛市社科院城市所副
所长冷静说，在市场尚不发达，
居民需求还无法通过市场满足
的时候，简单谈居民自治还为时
尚早。与其强调去行政化，不如
规范行政化。

冷静强调，社会管理和居
民自治不仅要根据社会发展程
度，还应该根据当地风俗和社
会环境。“简单地说，铜陵模
式适合小城市，但是否适合大
城市还有待探索。现在简单强
调立刻撤销街道办还不科学，
当居民自治还没有发达到那个
程度时，让居民自治直接面对
市区政府太不现实，而且缺少
了街道办这样的社会预警和矛
盾缓冲层未必是好事，因此撤
与不撤街道办最终要看是否符
合社会发展的要求。”

街道办的
“加法模式”

文/片 本报记者 张榕博

当安徽铜陵市在全市范围内撤销街道
办，为基层政府做减法时，在青岛市市南区，
一场街道办的改革却从“加法”做起，同样取
得了很好的效果。街道办撤还是不撤？

▲仰口路社区政府工作站站长薛洪德（左）和居委会主任王淑伟在商量工作。

▲湛山社区居委会和政府工作站都在这座楼里办公。


